
中世纪晚期法国国家构建中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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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近年来欧洲城市史研究出现了国家维度的考察。与以往强调自治城市的传统不同，新的研究视
角注重国家与城市之间的互动，从城市考察国家的发展。法国民族国家构建是一个漫长的时空演进过程，并

非完全是近代建构的产物，中世纪晚期的城市发展为其奠定了空间基础。瓦卢瓦王朝对封建领地的控制和在

边疆地带的拓展，有效推动了君主的领土国家的形成。王权为了有效控制国家和扩展领土，在区域性中心城

市召集等级议会、设立法院，整合全国交通，强化经济布局，在一些主要城市发展起全国性市场，改造边疆城

市，这些措施体现了围绕着城市展开的以强化王权为中心的法国现代国家的缔造过程。从城市看国家的形成

为我们考察城市史和现代国家形成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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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欧洲中世纪城市史研究比较强调城市的自治和自由，将城市的本质特征定义为在封建社会

中获取特许状和独立地位。然而，这种情况一般出现于中世纪中期，即 １１—１３世纪，而到中世纪晚期，欧
洲城市发展受到君主和国家的影响非常大，逐渐被纳入国家的框架中，或者成为首都，或者依附于君主和

国家。在欧洲的不同地区亦有不同表现，如德国和意大利的重要城市一般成为区域性国家的首府，而英、

法则出现了城市格局的较大变动，首都城市地位上升，其他城市下降到地方城市，受制于君主的集权措施。

中世纪的自治城市在这时期普遍采取与君主配合的态度，接受国家权力对城市空间的改造。

２０ 世纪中叶，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了“税收国家”的概念，认为欧洲国家在近代早期发展起税收
制度，形成税收国家，与此相配套的是官僚行政机构的形成，这意味着现代国家的诞生。之后，英国

史家麦克法兰提出“变态封建主义”，探讨中世纪晚期英国出现的新型经济关系，以及其向新君主制

的过渡。这些研究都注重封建社会晚期出现的财政关系和税收制度。到 ２０ 世纪末，一些史家将这
种观念应用到欧洲史当中进行系统研究，开始关注城市①。然而，从空间维度来看，与税收国家同时

发展的还有领土国家，即君主超出自己领地范围，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进行国家整合，将原本属于

封建领主的土地纳入国家，使领地成为领土，逐渐发展起与今天国家领土大致相当的范围。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法国学术界出现了许多关于法国国家建构的新研究，也有不少重新书写法国历史的尝

试②。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国家的建构不仅是一个时间上的演进过程，也是一个空间上的整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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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法国学者开始研究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地域整合，尤其注重从空间的角度探讨各个地域是如何

被整合进法国的①。这种视角也受到人类学的影响，彼得·萨林斯就对法国和西班牙的边疆及其认同

进行了研究。②

长期以来，对于国家的研究受“现代主义”和“原生主义”的影响，前者强调国家的现代建构，后者凸

显历史延续性③，但一般都很少从空间角度，尤其是城市审视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的国家建构。实际

上，欧洲和法国的早期发展都可以被看作一个在空间上展开的长时段进程。从中世纪中期起，兴起于巴

黎和法兰西岛的法国王室即面临着如何扩展空间、增强王权。到中世纪晚期，王室在边疆地带分封领

地，通过任命同族王公或怀柔当地异姓王公将其纳入正在形成中的国家，同时通过制度的和文化的手段

打造出一个具有共同疆域、制度和记忆的国家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本文试图从城市的角度，介绍和阐释中世纪晚期法国国家的建构，尤其注重领地、边疆在这个过程

中的作用，对法国国家建构的空间维度予以关注。

一　 从地方的城市到国家的城市

法国国家的形成是一个国土和空间拓展的渐进结果，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封建领地逐渐消失，被统

一的领土国家所取代，尤其是处在边疆的地区被纳入法国。但这又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其中一些地域甚

至发展起独立性较强的领地国家，如勃艮第。地方城市是领地国家发展的结果，作为首府城市也推动了

国家的发展。在 １４、１５世纪，正是这样一种分散发展的城市布局，推动了法国各个地区的共同发展，为
后来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中世纪中期的法国处于各个封建领地散落分布的无政府状态，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号令全国。

以法兰西岛为中心的法国王室在 １１世纪初只据有从塞纳河中游向南到卢瓦尔河之间的地方，周围被众
多大领地所包围，如北边的诺曼底公国、南边的布卢瓦伯国。这些领地以模糊的界限相互分隔开来，领

主之间既有斗争，也有联盟，在他们之上只有一个模糊的王国的概念，这个王国的代表就是卡佩王室，然

其对众多领地并无很强的约束力。从 １２世纪末开始，法国王室向四处扩张，增强其在封建领地当中的
权威，到 １４世纪初，从腓力二世到腓力四世的几任国王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张，从塞纳河中游和卢瓦尔河
中游之间的地区扩展到了更广阔的区域④。在整个 １３ 世纪，有与西边的金雀花帝国的斗争，也有向南
边的加龙河区域和东南边的罗讷河区域的扩张。在西边，腓力二世兼并了金雀花帝国的绝大部分领地，

从西北部的诺曼底到缅因、安茹、普瓦图再到西南部的吉耶纳；在南边，王室发动针对阿尔比派异端的十

字军战争，征服图卢兹和朗格多克地区；在东南边，１３１２ 年腓力四世兼并里昂，获取了对罗讷河的控制；
在北边和东北边，国王征服了皮卡第、阿图瓦及香槟地区，一直抵达默兹河。总体来看，从 １２ 世纪末的
腓力二世到 １４世纪初的腓力四世，法国的国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⑤，这是法国国土的第一次大规模拓
展。从 １４世纪起，瓦卢瓦王朝时期的法国开始朝边疆地区大规模扩张，一直延续到 １６ 世纪，是为第二
次大拓展，中世纪法国作为“四河之地”的观念受到了极大的挑战。除了赶走英国在法国国土上的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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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初，马克·布洛克和吕西安·费弗尔都关注区域和城市在法国史研究中的作用。２０ 世纪中期以后，重要的著作有布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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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法国在东南、东北和西南方向也加强了扩张。虽然 １６ 世纪及以后法国还面临获取和整合阿尔萨斯
（１６４８年）、鲁西永（１６５９年）、弗朗什—孔泰（１６７８年）、洛林（１７６６年）、萨伏伊（１８６０年）等边疆地区的
任务①，但其作为领土国家的基本格局已经在中世纪晚期建立。

在瓦卢瓦王朝时期，赎买城市和联姻是扩大王室领地和建立领土国家的重要手段。１２９３ 年腓力四
世赎买了蒙彼利埃的教会领主权，１３４９年腓力六世又从该城的世俗领主马略卡国王手中购买了世俗领
主权，这座朗格多克地区的重要城市从此与法国王权有了密切的联系，也使法国获得了比利牛斯山通道

和地中海港口。１３１２年法王获得了里昂之后，越过传统的罗讷河边界向东拓展，腓力六世在 １３４９ 年从
维耶纳领主手中购买了多菲内，使这里成为法国面向神圣罗马帝国的新的前哨阵地②。瓦卢瓦王朝初

期，国王还陆续加强了对许多边疆地带城市的影响，如东北部索姆河流域的亚眠、圣康坦，斯海尔德河流

域的康布雷，默兹河流域的梅斯、图勒、凡尔登。联姻则是一种间接的方式，普罗旺斯最早是 １２４６ 年路
易九世的弟弟安茹伯爵与普罗旺斯女继承人结婚而获得的；朗格多克是由路易九世的兄弟普瓦提埃的

阿尔方斯与图卢兹伯爵的女继承人联姻获得的；路易九世的儿子罗伯特 １３１０年与波旁公爵女继承人结
婚，沿袭波旁领主，其子路易一世于 １３２７年被法王分封，升格为波旁公爵。又如，查理五世于 １３６９ 年令
其兄弟菲利普与弗兰德尔伯爵的女继承人结婚，以获得低地地区。这些都是政治联姻带来的法国国土

扩张。

在法国国土扩张的过程中，分封王室领地（ａｐａｎａｇｅ）是王室惯常使用的手段③。对于王室领地以外
的地区，王室一般通过分封宗亲王公确保对这些地区的控制，这些与瓦卢瓦王室有着密切关系的王公又

被称作“百合花王公”④。法国王室扩张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东部边疆得到进一步拓展。分封似乎是对

中央集权的背离，但实际上也是一种扩大王国范围的手段，尤其是在百年战争时，分封领地成为法国王

室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方式。在理论上，这些封地都是属于国王的，一旦王公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时候就

要将封地归还王室。然而，这些分封的王公（ｐｒｉｎｃｅ）往往形成独立性很强的政治实体，仿照中央建立行
政、财政和司法体系，甚至打造很强的身份认同。他们虽然承认法国国王的最高权威，但也与王室不断

进行博弈，以保持其据有的特权。它们在当时构成了国中之国（ｐａｙｓ），直到 １５ 世纪末才转化为行省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这些王公领地当中，比较重要的有安茹、贝里、勃艮第等。

安茹地区曾经是金雀花帝国的摇篮，法国王室对这里一向很警惕，防止英国势力死灰复燃，故历来

的安茹伯爵、安茹公爵都是由王室宗亲担任。卡佩王朝时期就在此设立安茹伯国，卡佩系安茹伯爵同时

还统治普罗旺斯、西西里等地。到瓦卢瓦王朝时期，安茹地区成为法国在西部对抗英国和布列塔尼的重

要的边疆地区。瓦卢瓦系的第一任安茹公爵路易是查理五世的兄弟，后来的安茹公爵通过分封和联姻

获得了普罗旺斯地区和洛林地区，甚至一度成为那不勒斯王国国王。卡佩系和瓦卢瓦系的安茹家族都

统治普罗旺斯，普罗旺斯原在神圣罗马帝国治下，１３ 世纪中叶起由安茹家族统治，经历了“法国化”，首
府艾克斯建立了财政署和档案馆，法兰西王室权力逐渐在城市中体现出来⑤。瓦卢瓦系安茹家族对领

地的控制日益增强，但也为此后法王接收这里做好了准备。到 １４７４ 年，路易十一迫使安茹公爵勒内交
出安茹首府昂热，安茹于 １４８６年回归法国王室，勒内死后法国国王又获得马赛，路易十一还任命了安茹
和普罗旺斯的总督⑥。贝里公爵掌握着奥弗涅、普瓦图、朗格多克、吉耶纳，他在贝里公国首府布尔日设

立财政署，还建有公爵府和圣礼拜堂，在普瓦图和奥弗涅的首府城市普瓦提埃和里永也建有宫殿和圣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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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堂，在行政、司法和文化方面紧随法国王室。１４１６ 年贝里公爵去世后，由于没有男性后嗣，其领地很
快就被王室收回，到查理七世时甚至将宫廷迁到了布尔日。勃艮第是法国东部的边疆重镇，被委以瓦卢

瓦王公进行统治。查理五世的兄弟菲利普于 １３６３年被分封为勃艮第第一任瓦卢瓦王公。１３６９ 年他又
同弗兰德尔伯爵的女继承人结婚，１３８４ 年将低地的弗兰德尔、阿图瓦等地并入勃艮第公国，此外，还获
得勃艮第东边的弗朗什—孔泰伯国和西边的内韦尔伯国①。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连接法国东部和东北部

的庞大公国。从空间上可以看出，法国国王分封的这几个王公领地都位于关键的边疆地带，分别在西

部、南部和东部建立了王室的屏障，确保了王朝中心的安全。

除了王室宗亲的王公领地，还有一些其他领地被纳入进来。由于这些领地与法国王室没有亲缘关

系，可以将其视作“外藩”，包括阿马尼亚克、富瓦、波旁、纳瓦拉、布列塔尼等。阿马尼亚克和富瓦的伯

爵们早就在法国西南部谋取霸权。阿马尼亚克伯国可追溯至 １０ 世纪，在 １３ 世纪时趁法王降服图卢兹
伯国而得以发展，１５世纪起通过购买加龙河两边的一些领地逐渐壮大起来，势力范围一度达到法国中
部。在百年战争中，阿马尼亚克伯国是支持法国王室与勃艮第斗争的重要力量，但对法国也存在较强的

离心力，尤其是伯爵约翰五世时期加强了独立倾向，最终于 １４７３年被法王路易十一击败，伯国也被纳入
法国。与阿马尼亚克一道争夺法国西南部霸权的富瓦伯国最初也是图卢兹伯国的附庸，它沿着比利牛

斯山向地中海方向发展，１２９０年征服了西边的贝阿恩，逐渐控制加斯科涅地区，１４２９ 年占领了毗邻阿马
尼亚克的比戈尔，１４４８年还购买了纳博讷子爵领地，将势力范围扩展到鲁西永地区，富瓦伯国直到 １７
世纪初才被并入法国。波旁公国在 １５世纪发展非常快，占领了东边的博若莱，购买了南边的奥弗涅公
国，还获得西边的拉马什伯国。到 １５１０ 年时，波旁公爵查理三世已经是仅次于国王的大领地领主，到
１５２７年才由于背叛而被法国王室兼并②。纳瓦拉王国位于比利牛斯山以南，是西班牙的重要诸侯，但也
在法国有许多领地，尤其是在诺曼底、香槟、巴黎周边等地区。直到 １４０４ 年，法国国王才以赎买的方式
兼并了纳瓦拉在法国的领地。总体来说，随着法国王室在南方的扩张并站稳脚跟，比利牛斯山地区的阿

马尼亚克、富瓦等诸侯国逐渐感受到来自北方王权的压力。然而，国王必须与这些地方诸侯建立合作关

系，因为后者已经在地域层次上初步发展了近代形态的国家。例如贝阿恩，就于 １５１２ 年联合下纳瓦拉
形成独立王国。③

这些诸侯国为法国国家构建打下了基础。王公仿照中央王室政府建立宫廷，积极发展国家机构，建

设了一批首府城市，后来成为法国在边疆地带的统治中心。昂热与艾克斯是安茹公爵位于法国边疆的

重要据点。安茹公爵勒内统治时期（１４３４—１４８０）在昂热设置了司法、财政等管理机构④，他在普罗旺斯
也建有多处公爵驻地，如马赛、塔拉斯孔、布里尼奥勒、佩尔蒂伊⑤，勒内为首府城市艾克斯带来了黄金

时代，使其超越阿维农和阿尔勒，马赛也被当作攻克西西里的前沿要塞建设。富瓦伯爵加斯东四世于

１４６４年将宫廷迁到贝阿恩地区的波城，将这里作为首府建设，波城成为南方重要城市。穆兰的发展源
于波旁公国。１３２７年，波旁公爵被法国国王册封，首任公爵路易一世在穆兰建造了公爵府和塔楼，到路
易二世（１３５６—１４１０）时穆兰成为公爵驻锡地，奥弗涅地区的蒙吕松等城市也得到了发展。１５ 世纪下半
叶，公爵约翰二世时穆兰成为波旁政权的中心，许多文人学士、艺术家聚集在公爵身边，将这里也打造成

一个文化中心⑥。１４世纪，勃艮第公国建立了以第戎和里尔为主的统治中心，在这两座城市建立财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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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并在博讷、多勒建立司法中心①。到 １５ 世纪，勃艮第公国进一步扩张领地和完善制度建设，１４６４ 年
首次在布鲁日召开等级会议，此后布鲁塞尔成为召开三级会议的地点。勃艮第公爵占领了布洛涅伯国、

布拉班特公国、卢森堡公国，控制了索姆河城市群，并不断向洛林地区扩张②。通过勃艮第公国，法国突

破了中世纪传统的东部默兹河边界。正是通过这些中心城市，王公们对边疆地区进行扩张和整合，他们

控制这些区域的当地教俗领主，代表王室管理地方，推动这些地方的“法国化”，城市成为王公控制边疆

地区的重要据点。在国王尚无实力有效统治这些城市及其地区时，一般是通过王公代为管理，很多城市

是在王公统治时期发展起来的，为后来国王通过司法和财政控制这些城市及领地奠定了基础。

中世纪的法国在空间扩展上有不同的层次，在 １１ 世纪开始的封建革命中，教会和领主据有很大的
空间范围，并将自己的权力“地域化”，以教堂、城堡等确立起对城市和乡村的控制③。１３世纪起，国王要
做的就是将这些领地都并入王室领地，尤其是对于那些边疆地带，于是，王公领地成为一种有效的整合

方式，国王派遣家族成员作为王室代表整合各个领地，建立起王室家族对于边疆的控制，而那些并非王

室家族的贵族也被笼络到国王身边，形成某种合作关系。这些王公在各自的领地上建立象征王权的城

市、制度、建筑和艺术等，一方面通过王室的权威增强自身的统治，另一方面又通过强化统治为王权增强

在这些地方的控制和建立合法性奠定了基础。法国正是通过王权在边疆设置代表统一起来的，这也推

动了王室机构在边疆的发展。然而有些王公领地甚至走过了头，向着独立的领地国家发展，譬如勃艮

第，这就为法国国家建设设置了障碍。法国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成功地抑制了这些偏离中心的倾向，将国

土紧紧控制在王权之下。

二　 作为国家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城市

法国现代国家国土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到中世纪晚期，基本上形成了“四河之地”的法国

国土范围，即以斯海尔德河、默兹河、索恩河、罗讷河为其东部的国界。南边以比利牛斯山为界。经

过努力拓展，法国国王已控制这些界线以内的部分，这些界线以外的许多领地虽然没有并入王室领

地，但也已为国王牢牢控制，如罗讷河以东的普罗旺斯、多菲内等，默兹河以东洛林的巴尔公国以及

穆宗、图尔、凡尔登等城市④。如何有效控制这些地区，进行国家整合，法国的王室进行了制度上的

建设。

由于原来的王公对地方的控制很强，所以当王室行政机构在全国范围铺展开来时，也是要依靠原有

的地方领主政治机构。如 １４５０年以后波尔多、格勒诺布尔、第戎、鲁昂、艾克斯、图卢兹建立的法院，跟
巴黎法院一样，在各地起到重要作用。王室之所以选择这些城市，也是因为这里过去作为地方权力中心

而有较好的政治基础。而且，在 １４世纪就确立的一些王公的行政中心，如穆兰、布尔日、第戎、里尔、艾
克斯、瓦讷都建立了财政署，贝里、波旁、博讷、多勒、弗兰德尔等建立了司法系统，为了增强王公威望和

为其培养司法等专业人员而建立大学，如格勒诺布尔、艾克斯、多勒、卡昂、波尔多、普瓦提埃、瓦朗斯、南

特、布尔日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建立了大学。贝里公爵推动了普瓦提埃和布尔日的发展，这两个城市分别

承担了司法职能和财政职能，在法国中部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直到查理七世在这里确立图尔的中心

地位为止⑤。对于这些曾经的地方权力中心，国王必须与其合作，才能充分施展权威。

同时，国王还想方设法威慑领主。为了控制各处领地，国王在领地享有征税权（ｔａｉｌｌｅｓ）。王室在图
雷纳设置法官（ｂａｉｌｌｉ）向安茹征税，在圣皮埃尔、勒穆蒂耶、蒙费朗、马孔设置法官向波旁征税，以及在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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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蒙吕松、维希等一些关键的公爵城市设置财政官员，时刻警醒波旁公国的人们，他们的主人是国王而

非公爵①。为了让大领主屈服，国王经常用叛国罪对付他们。如 １４５８ 年的阿朗松公爵约翰二世，１４７５
年对圣波尔伯爵和卢森堡的路易，１４７７ 年的内穆尔、阿玛尼亚克的领主都曾被安以这种罪名，后二者甚
至被公开处决②。法国国王还不断将边疆领地收为国有，１４７７ 年兼并勃艮第，１４８１ 年兼并安茹、普罗旺
斯和布尔日，１６世纪中叶兼并凡尔登、梅斯、图勒三教区以及布列塔尼。

除了在中央设置内阁和首辅，控制全国的司法和财政，法国国王在地方城市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制

度建设。１４世纪以后，王室机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逐渐控制了地方司法、财政、军事等大权。司法
方面，向地方派遣法官；在财政方面，有财政官（ｇｅｎｅｒａｕｘ）；在军事方面，也设有军管区（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ｓ）③。
省长（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ｕｒ）的设置，推动了从封建领地到国家行省的转型。１４５０—１５２０ 年之间，国王将十处过去
的领地委托给副财政官（ｌｉｅｕｔｅｎａｎｔｓ ｇｅｎｅｒａｕｘ），并给予很大的权力，如图卢兹、勃艮第、布列塔尼、普罗旺
斯、诺曼底等，这些与国王私人关系密切的官员实际上取代了过去的王公在其领地地区的地位，成为国

家的封疆大吏。④

这时期，等级会议成为以王权为主导、各个阶层共同参与政治讨论的方式。早在 １３０８ 年，腓力四世
就在图尔召开了第一次等级会议，商讨对付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事宜。百年战争开始后，为了征税，国王

更多地召开等级会议，召集世俗领主、教会人士和城市代表共同开会，决定税收等事情。这时期，除了王

室召开的等级会议，各个地方也召开等级会议，以应对地方的多样性。１３５１ 年，巴黎和蒙彼利埃召开了
地区性的等级会议，之后几年许多地方也都召开了等级会议，与中央王室矛盾日渐增多。１４ 世纪初起，
许多地方都建立了等级会议，如诺曼底、奥弗涅、勃艮第、多菲内、阿图瓦、布列塔尼等⑤。在勃艮第公

国，１４４０—１５００年间召开了 ９４ 次等级会议，讨论征税、铸币、司法等问题⑥。很多领地即使在被并入法
国王室领地之后，地方等级会议都没有消失。因此，国王很难成功召开全国性的等级会议，地方等级会

议频繁召开，除了朗格多依，图尔、普瓦提埃、波旁也出现了等级会议的复兴和发展。为了有效征税和获

得地方支持，法国国王甚至也支持地方等级会议。直到 １４８４ 年，查理八世才在图尔召开了一次全国性
的等级会议，多菲内、普罗旺斯、鲁西永以及弗兰德尔这些新并入的地区也都派了代表参加，正是在这次

会议提出了“第三等级”。从此，王国的整体利益成为最高的宗旨，超越了等级和地域。⑦

各地城市的法院（ｐａｒｌｅｍｅｎｔ）是国王控制地方的有效机构。虽然巴黎已有这种常规性的上诉法院，
但是各个地方的特殊性以及大量地方精英贵族的存在，使国王不得不考虑各个区域的差异性，于是，在

１５世纪后半叶，巴黎法院的模式先后被照搬到各个地方，如朗格多克的图卢兹法院（１４４３ 年），多菲内
的格勒诺布尔法院（１４５３ 年）、波尔多法院（１４６２ 年），勃艮第的第戎法院（１４７７ 年），鲁昂法院（１４９９
年），普罗旺斯的布里尼奥勒法院（１５０１年）和埃克斯法院（１５０２年），布列塔尼的雷恩法院（１５５３ 年）⑧。
这些法院由王室的内阁总负责，由国王操控全国司法，也与地方势力进行博弈和竞争⑨。国王在图卢

兹、蒙彼利埃、波尔多、格勒诺布尔、艾克斯、第戎、雷恩、南特这些地区性首府城市设立象征国王权力的

法院，表面上体现了对各地司法的尊重，但实际上加强了臣民对国王和国家的效忠。瑏瑠

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国家，建造一个都城和整合全国空间也是非常必要的。巴黎的中心从 １３ 世纪开
始定在了巴黎。巴黎与奥尔良成为法国王权兴起早期最重要的两个城市，此外还有一些功能性的城市，

如国王加冕的兰斯、王室安葬的圣德尼。巴黎在 １４世纪百年战争第一阶段结束之后得到了很大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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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凸显了王权的增强①。然而，由于勃艮第派和英国入侵者对巴黎的占领，到查理七世时逐渐远离

了巴黎，选择了卢瓦尔河畔的图尔作为驻地②。１５ 世纪时，在雅克·科尔的努力下，图尔成为政治和商
业中心，并垄断香料贸易、生产图尔特色奢侈品以及控制北方市场。尽管后来这座城市的工商业还是没

能发展起来③，但是它作为政治中心却从 １４５０年到 １５５０ 年前后，延续了一个世纪。几任国王大力建设
卢瓦尔河畔的城堡群，使其成为国王权力的象征，如查理七世的希农城堡、路易十一的普莱西斯城堡、查

理八世的昂布瓦斯城堡④。这些城堡都位于图尔附近，是国王的离宫，也是其建构个人威望和名声的重

要工具。国王还以图尔为中心，重新规划了国家空间。对国家空间的控制体现在道路驿站系统的建立。

为了有效地控制边疆，以保证政令通达，路易十一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建设了驿站和邮政网络，国王采用

了换马交替骑行或换人依次骑行的办法，使通信速度增加了十倍。国王也建立一些驿站站点，如在里昂

设置驿站负责处理普罗旺斯、萨伏伊、多菲内的消息。在全国的信息网罗中，图尔始终处于最中心的位

置。从路易十一到路易十二的几十年间，从图尔到阿拉斯、第戎、波尔多、南特、格勒诺布尔等边疆城市

都建立了驿道，并且建有多处驿站⑤。图尔作为国家首府地地位一直要延续到 １５ 世纪末，路易十一之
后的几任国王也只是阶段性地在巴黎居住，直到路易十二才逐渐将重心转向了巴黎。⑥

直到弗朗索瓦一世的王后于 １５２４年去世和他本人于 １５２６ 年因帕维亚之战失败被俘马德里，卢瓦
尔河城堡时代才宣告结束。弗朗索瓦一世将建设重心又转回到法兰西岛地区，巴黎周边和塞纳河、瓦兹

河、埃纳河谷地区成为经营的目标。他首先重修卢浮宫，拆掉了主塔，改造成方形庭院，并仿照舍农索和

香波尔城堡在布洛涅森林建造马德里城堡。１５２７ 年维修了枫丹白露城堡，在其南边不远处还修建了夏
吕奥城堡。在巴黎西边的圣日耳曼昂莱森林重建了同名城堡，在森林北部建有拉穆埃特城堡。在贡比

涅森林东边和在埃纳河南边和雷茨森林附近也各建有两处城堡⑦。这样一来，巴黎的四方都有城堡，显

示了巴黎的中心性。这种以卢浮宫为首的城堡体系以巴黎为中心，继承了卡佩王朝的传统，以证明政权

合法性。从此以后，巴黎独尊的局面进一步加强，法国形成以巴黎为中心的全国空间结构。１５５３ 年由
夏尔勒·艾田（Ｃｈａｒｌｅｓ Ｅｓｔｉｅｎｎｅ）编写的《法国道路指南》（Ｇｕｉｄｅ ｄｅｓ Ｃｈｅｍｉｎｓ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中就展现了一个
以巴黎为中心的星形放射状的道路体系。⑧

与政治格局的整合一道进行的还有全国经济格局的重整，形成了作为全国性市场的城市。在 １２、
１３世纪，法国的重要经济通道还是香槟地区的集市，但法国王室一直汲汲于追求地中海的出海口，赎买
蒙彼利埃和建造艾格莫特港。到 １５世纪末，法国通过兼并普罗旺斯和马赛获得地中海出海口，由此，罗
讷河—索恩河成为沟通法国腹地与地中海市场的重要通道，也成为连接法国南北市场的轴线。这两条

河流交汇处的里昂由此成为全国性的市场中心，吸引了原先聚集在香槟集市的欧洲商人，许多意大利商

人和金融家也都汇聚到里昂，包括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法王路易十一为了保护里昂市场，推行破坏

里昂的竞争对手日内瓦的交易会的政策⑨。从查理七世到路易十一，都在里昂设立集市，使这里成为法

国的经济中心，欧洲乃至世界商品都会经由这里进入法国市场，也成为法国产品出口的通道瑏瑠。里昂不

仅有发达的丝织业，也成为重要的金融中心，是法国与欧洲进行金融交易的重镇。马赛则成为带动法国

经济向海外发展的火车头。当马赛还不在法国王室的控制范围之内，而是属于普罗旺斯伯国时，雅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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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曾努力使法国的地中海贸易摆脱意大利商人的控制而没能成功，随着普罗旺斯和马赛的并入，法国

在地中海贸易圈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与利凡特地区积极展开贸易，并且引领国内的商品生产。在路易十

一时，甚至展开了“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大力推动法国的出口，限制进口，这种保护性的政策使法国

在 １６世纪得以有较快的发展，与作为竞争对手的邻国也进行了不少贸易战①。以里昂为中心的全国市
场的形成，成为法国国家政治和文化构建的重要物质基础，甚至在经济层面也形成了一定的国家和民族

意识。

全国市场的形成，为法国的领土整合奠定了物质基础；政治层面的设计，则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保

障。经济和政治共同体的形成，使法国在集中领地的同时也凝聚了人心，在共同的经济基础上和政治框

架中，以王权为中心的国家将进一步对其领土和人民加强控制和教化。

三　 空间整合中的国家与城市

到 １５世纪，法国现代国家疆域的形成和王权的增长已经在更广阔的空间展开。这种全新的空间通
过新的符号象征体现出来，不仅体现在全国的和区域性的城市结构上，也体现在微观的城市空间中，从

而建立起国家的秩序。国王对国家的控制表现在对国家时空的重新塑造上。人类学从田野经验中建构

起来一种“剧场”式的国家形态，注重仪式和形象的符号意义，这种方法也被借鉴到历史研究中，城市空

间的研究尤其受到影响，节庆仪式和城市游行的符号意蕴被充分发掘出来。②

随着国土的扩张，国王开始踏上全国巡游之路，并不断将范围扩大。虽然这与中世纪早中期君主在

数个都城之间巡游的传统有相似之处，但在这时期也被增加了国家的意义。查理六世虽然主要还是以

巴黎及周围地区为主要驻跸地，但其 １３９０年代巡游朗格多克地区使得之后的法国国王都非常重视边疆
地带③。查理七世在位时扩大了巡游范围。由于受到王公分离势力和英国的入侵影响，查理七世的驻

跸地转移到了卢瓦尔河谷的图尔和布尔日一带，他在位时期（１４２０—１４６１）多次巡游，尤其是以南部为
主，百年战争第二阶段对东北的洛林、西南的波尔多、西北的诺曼底都有过巡游，增强了法国国王对边疆

的控制。查理七世使国王的巡游与司法、王室宗教在全国的扩展结合起来，强化了王国的整体意识④。

到路易十一时，国王进一步以图尔为中心，他的主要巡游方向是北边的巴黎地区、诺曼底、皮卡第、低地

地区和西南边的吉耶纳、朗格多克地区。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时期，由于意大利战争的需要，巡游重心

转向了东南边境地区，里昂和多菲内地区成为国王驻留比较久的地方⑤。规模更大的要数 １６ 世纪弗朗
索瓦一世和查理九世的巡游。弗朗索瓦一世有过两次巡游，一次是 １５１７ 到 １５１８ 年，一次是 １５３１ 至
１５３４年，历时 ２６个月，在王后、王子和宫廷大臣的陪同下经过皮卡第、诺曼底、布列塔尼、卢瓦尔河谷、
香槟、中部和罗讷河谷、普罗旺斯、多菲内、勃艮第，最后返回巴黎。从 １５６４ 年 １ 月至 １５６６ 年 ５ 月，查理
九世用了 ２７个月的时间环游法国，顺时针行走了四千公里，基本上覆盖了这时期法国所能达到的最大
面积国土。通过巡游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特别是巩固了多菲内、朗格多克、巴约讷等边疆地带，也巩

固了王权在全国至高无上的地位。⑥

对空间的控制还体现在国王的进城仪式。１６ 世纪，国王对东南边疆重镇里昂的控制增强，在里昂
举行的进城仪式非常豪华，显示出这里作为意大利战争的前沿阵地和法国边疆城市的重要地位。里昂

的进城仪式从 １３８９年查理六世到 １５０９年路易十二举行过 １５次之多。弗朗索瓦一世于 １５１５年 ７月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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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里昂的进城仪式有非常豪华的表演，市民上演了一场大型的水上大戏，表演国王征服米兰公国。在

观赏过演出之后，国王一行来到里昂的新堡城门，这座新建的凯旋门用金色、蓝色装饰，在门上刻有铭

文，意为里昂从未从属于任何外国君主，而是永远效忠法国国王。凯旋门两侧有柱子，绘有穿戴奢华的

女子，其中一个拿着里昂城市的城市钥匙，象征着城市的守护者，另一个服饰上有百合花图案和象征里

昂的银狮子像，象征法国王室与里昂的紧密关系①。亨利二世和王后美第奇的凯瑟琳的进城仪式是最

豪华的一次，这次仪式上有许多表演，在城西的皮埃尔·雷兹城堡，国王和王后观看了女神戴安娜追逐

狮子并将其献给君主的表演，在交易所广场演绎的特洛伊城市形象象征里昂②。这些符号和隐喻表明

里昂对法国王室的忠诚，也凸显了里昂在法国城市等级中的较高地位。

国王对边疆城市也通过改造加强控制。里昂的城市空间的变迁体现了这座城市如何被融入法国。

里昂位于索恩河和罗讷河交汇处，在凡尔登条约后属于中法兰克，１１ 到 １４ 世纪效忠神圣罗马帝国。但
是帝国对这里的控制一直很弱，里昂东边的萨伏伊和南边的多菲内属于帝国，西边的弗雷伯国和北边的

博若属于法国。在整个 １１和 １２世纪，里昂大主教与弗雷伯爵争斗，最终在帝国的支持下控制了里昂③。
１１世纪建于索恩河右岸、城市西边的高地上的皮埃尔·雷兹城堡与圣让大教堂成为大主教权力的象
征。１２５９年法国国王在马孔设立法官，１３１２ 年兼并里昂，将其转变为国王的城市④。国王在圣让大教
堂北边不远处修建了王宫，即今里昂法院所在之处。王宫建筑最初归教会所有，１３４３ 年被卖给国王腓
力六世，从此成为国王在里昂的驻跸地，名为罗安纳宫，这里一般是由国王的官员居住，与大主教竞争城

市的最高权力。到 １４世纪后半叶，罗安纳宫已经进驻国王的负责公证、管理港口、负责铸币、司法的各
种官员，甚至还设置了监狱，附近形成了一大片围绕着罗安纳宫的区域，书记员、司法官、公证人、律师等

都在此为王国服务，同南边毗邻的大教堂形成鲜明对比。到 １５ 世纪，虽然大主教与国王的官员冲突不
断，但这里已然成为王权在里昂的象征。１５５１年，里昂成为王国总督和国王司法官的驻地。

其他边疆城市在空间上也反映了王权对边疆控制的增强。第戎原本是勃艮第公爵的首府。勃艮第

公爵统治时期着力打造第戎，试图将其建设成能够与法兰西王室的巴黎相媲美的都城，勃艮第的公爵府

成为第戎的中心，也是勃艮第公爵的权力符号，公爵在这里设置了国家机构，以此管理不断扩张的勃艮

第公国⑤。然而，当勃艮第于 １４８２年被并入法国以后，这里就成了法国的边疆。路易十一派省长来此统
治，就驻在公爵宫中。路易十一还将勃艮第法院的所在地从勃艮第公爵选择的博讷迁到了第戎，以勃艮

第公爵府为法院，从而将国王的司法权渗透到这里。第戎法院作为勃艮第地区的最高上诉法院，在重要

性上仅次于巴黎、图卢兹、格勒诺布尔、波尔多的法院，是王权统治这里的工具，也维护了该地区的公共

秩序、健康、伦理等⑥。为了有效控制第戎和勃艮第公爵的臣民，路易十一还命令在城市边缘处建造一

座城堡，通过军事力量巩固王权对这里的控制，尤其是对抗东边的帝国。从空间上看，国王城堡位于城

墙北部，同城市中心处的公爵府形成鲜明对比，无论对城内还是城外都构成威慑⑦。梅斯在 １３、１４ 世纪
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自由城市，有较强的自治权，１５世纪一度属于法国的安茹公爵，但随着安茹领地被法
国国王没收而重归帝国，直到 １５５２年被法王亨利二世夺取，同图勒、凡尔登一起作为三个主教城市。为
了有效控制这处边疆战略要地，法王在梅斯西部边缘建造了一座时兴的星形要塞，与城市中心的大教堂

正好相对，体现了法国王权与依附于帝国的主教权力的对峙，稳固坚实的星形要塞反映了国王对整个城

市的控制，是摧毁 ２５０座房屋和 ３座修道院建造起来的⑧。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受英国统治三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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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百年战争结束后，法王也对这座新并入王国的城市进行了改造，以控制加斯科涅地区。查理七世在波

尔多附近建造了很多堡垒：路易堡、法尔堡、号角堡、查尔特勒堡，以更好地控制这里，谨防有可能出现的

进攻。路易十一给予波尔多城市一定程度的自由，并在这里设置了法院，波尔多还拥有与英国进行自由

贸易的特权。但是，波尔多已经被牢牢地掌握在君主手中。①

总的来说，法国在这一时期对国土空间和边疆空间的重塑，为缔造一个统一的国家空间奠定了基

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各个区域对国家的认同借助空间得到了强化，对国家的认知也增加了非物质的

层面。这些非物质的层面也是一种文化生产，王权为中心的国家将权力投射到国家边界之内的空间中，

利用政治仪式、城市改造等方式宣告了王权的至高无上和无处不在。边疆城市成为其打造法国边界的

重要节点，也成为国家主权的表征。

结　 　 语

在安东尼·史密斯看来，西方的民族国家从较早时期就形成了，他强调西方民族国家的文化和领土

要素②。但是，大部分对于现代国家起源的讨论仍然是从时间序列进行的，侧重后世的建构，忽视空间

对于国家建构的意义。现代国家和民族国家建构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就法国而言，过去强调最多的是

其外因，即英法百年战争，以战争记忆和民族英雄激发身份认同感和建构法兰西民族国家。然而，边疆

的拓展和国土的整合亦很重要。在中世纪晚期，民众对于主权和国家并无明确认知，因为疆界是到很晚

近才确定下来的，法国民众对于国家的认知更多还是通过王室的法律和财政机构、地方权力更迭、城市

景观变化等直观的方面。对城市的研究可以使我们理解各个区域如何被纳入国家结构，有助于我们更

深入地认知现代国家的建构。

法国使用了一种封建的方式实现了建设国家的目标，这个过程中城市起到了重要作用。１０ 世纪起
的王公分封制度就是通过王室纽带扩大王室领地，尤其是在距离巴黎较远的边疆地带，城市成为王室及

其附庸掌控地方的中心，也是建立区域性权力的符号。随后出现了法国国家的政治经济整合。制度建

设主要是在全国各地的城市设立司法、财政、军事机构，通过王室派去的官员将这些地方与中央政府密

切联系起来，将中央的制度推广到地方，并且与地方特色联系起来，从而增强中央在地方的权威。在文

化建设上，通过国家空间的重新整合，尤其是以巡游和进城仪式、边疆城市改造等方式切断了这些地方

与传统的联系，以国王和王国的记忆取而代之，确立国家对地方的占有和控制，这些文化手段增强了王

国的合法性。在这个过程中，城市节点非常重要，城市的发展对于国家建设起到了关键作用，国家的建

构也有赖于君主对城市空间的控制。可以说，国家权力所达到的地域范围决定了中世纪晚期西欧国家

的形成，而各国对城市空间的控制程度则造成此后国家的特定发展道路，中世纪城市也在这个过程中完

成了从自治城市向君主城市的转变。这也是从长时段和空间维度探讨欧洲国家早期建构的意义所在。

（责任编辑　 孔令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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